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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文学社群的交流与传播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张　涛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河北学刊》杂志社，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５１）

摘　要：征集与出版社稿是晚明文学社群重要的交流方式之一，对文学具有重要影响，这主要表现在：社

群为文人从事文学活动提供了交流平台，成为社群文人相互交流的媒介；社稿刊载社群文人作品，成为社群

文人竞相阅读的对象。文学社群既以社集汇文，又以社稿慧人，从而扩大了文学作品的传播与接受，实现了

作者与读者的一体化，其影响力甚至波及“海外”。大规模的社稿社集交流活动，促进了读者身份的转变，扩

大了阅读群体。文学社群对文学的影响相对于其他影响文学发展的因素而言具有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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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征集出版社稿：文学社群交流和传播
的重要方式

晚明复社联合各地社群成立社群联盟之后，社
群间扩大了相互的交流与合作，为政府培养出很多
科举人才。但是，不同地域的社群组织皆希望自家
能考中更多的进士举人，社群之间的竞争也就不可
避免。哪家社群能拥有一支高水平的科举队伍，其
中第社员就会增多。编选和出版社稿遂成为社群组
织联络各地优秀人才加入社群进行文学交流的主要

手段，其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发檄征文。就是社群以发布告示或寄信函的方
式征集作品。较早发文征稿者可追溯至宋末元初吴
渭所结“月泉吟社”。“月泉吟社”以“春日田园杂兴”

为题，于至元二十三年（１２８６年）春向各地发文征集
五、七言律诗，次年（１２８７年）正月得诗二千七百三
十五卷，选中二百八十名，并将前六十名的诗汇为一
卷刊行，名为《月泉吟社诗》。《月泉吟社诗》是最早
通过发文征集的社稿。晚明通过发文征集社稿典型
者当为复社。复社联盟于崇祯二年（１６２９年）成立
后，在各地设分社，任命分社社长征集社稿，联络各
地名人。据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二）载，崇祯六年
（１６３３年），复社举行虎丘大会前先散发信函，通知
各地分社社长组织分社成员以文赴会。这种征文方

式最为直接，也最为方便，但江西豫章社领袖艾南英
却与之不同，在征集社稿方式上尤不喜“出征文
檄”［１］（《答杨淡云书》）。
搜集整理作者信息，便于社群交流联络。江西

豫章社领袖陈大士言：“天子选拔人才服务国家，科
举选人不尽，以选贡收之。但是，取两京十三省选贡
取进士却不知谁，互不通声气甚是遗憾，故由杨维斗
诸子倡导，陈大士主持，各捐资若干，刻《合十五国选
贡年谱》并序之。”［２］（《合十五国选贡年谱序》）《合十五国选贡
年谱》实为社群成员之间的信息库，类似于我们现在
的人事档案，这样就有利于社群之间的往来交流与
联络。复社《国表》之选，亦按省、府、州、县顺序记录
社群成员名字，成为复社编辑刊刻社稿的重要信息
来源。
社集征稿交流。这种征稿方式在元代早已有

之，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载：“当元之际，浙西岁有诗
社，而濮市濮仲温丰于资，集一时名士，为聚桂文会，
以卷赴者五百人，请杨廉夫评其优劣。”［３］（“唐素”条）这
是诗社通过社集文会征集社稿的最早记载。明崇祯
九年（１６３６年），万寿祺开文社于金陵，数为大会，徐
孚 远 参 与 社 集 并 选 刻 《几 社 会 义 二
集》［４］（《徐闇公先生年谱》）文学社群通过社集与各地文人士
子保持紧密联系，社集文人成为社群编选社稿的主
要队伍。



派人到各地选文交流。复社《国表》之选除了以
社集、发檄征文外，还由吴扶九出资，孙淳出面到各
地征文，并到京师拜访贤良之士推荐稿件，《国表》之
选名扬天下。江西豫章社领袖艾南英亦喜以“派人
到各地征文”的方式编选社稿①，他还亲自挂帅到各
地选文，如他说：“辛未（崇祯四年）七月自京师归郡
城，十月既望，复自东乡历番阳、贵池至江宜，居两月
而房选成。”［１］（《辛未房稿选序》）他三次到吴地从事选文活
动［１］（《戊辰房选千剑集序》）。除此之外，复社评选家钱禧每
刻社稿，也必派人到黄宗羲家请其评选［５］（《思旧录》）。
编辑出版本社中第士子的文章进行交流。编选

社群内中第士子文章，可以扩大本社文坛影响力，如
艾南英《国门广因社序》曾记载“广因社”因编选社中
中第士子文章而大盛：“戊辰春，会稽徐介眉，蕲州顾
重光，宜兴吴圣邻纠合四方之士聚辇下者订交因社，
是年社中得曹允大为礼部第一人，庚午、辛未之试，
旧社皆集，乃复寻盟而增之为广因社，于是中礼部试
者复六人，而予罢归过济上，则圣邻行馆寓焉，圣邻
方裒集社稿以纪盛事。”［１］（《国门广因社序》）

文学社群编选社稿的方式与途径可谓多样，有
些社群成员还把自己所作文章编选出版。艾南英就
是一例，他把自己历年的科考试卷刻板付梓后，又取
泰昌、天 启 改 元 后 之 应 试 之 作 刻 为 《后 历 试
卷》［１］（《后历试卷自序》）。
社群编选好社稿后还要刻板付梓，其方式主要

有四种：（一）由社群诸子负责出版，如豫章社领袖陈
际泰 就 曾 委 托 复 社 刘 伯 宗 为 其 刊 刻 古 文

集［６］（《大士之燕草序》）。（二）文学社群组织出资出版，如
于承祖《 音集》就由明万历间芙蓉社所刻。（三）
书商或者坊社出版，如几社陈子龙文章，在其中第前
无人问津，中第后，书商争相刊刻。而艾南英更是书
商竞相聘请的选家，由其评选的社稿被书商坊社出
版后十分畅销。（四）由官府出版，如崇祯十二年
（１６３９年）十一月一日，方密之与复社同人３４０人集
于南京，请有司镂版付梓复社张自烈的社稿《删定四
书大全》②（但官刻社稿还是比较少见）。社群所选
社稿出版大致不外此四种方式。
文学社群编选社稿与坊社有很大关系，社稿的

繁盛还受坊社书商的影响。明代统治者对出版业给
予了大力支持，如明洪武元年（１３６８年）八月朱元璋
下令免除书籍税［７］（卷２６），为私人刻书减轻了税收负
担。而且，明代不像清代那样有严密的书禁，随着手
工业的发展，明代在制造竹纸、皮纸等各种纸张的选
料、配料方法等方面都有很大进步，这就使得民间坊

社非常发达，南京、苏州、湖州、微州、杭州、北京、福
建建阳等地都是书坊的集中地，南京、苏州的坊社最
为繁盛，这就为社稿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条件。
坊社所刻书籍内容相当丰富，除了刊刻市民喜

爱的戏曲、小说、时政等书籍外，还大量选刻畅销的
八股文章。特别是晚明文学社群的大量兴起，参加
科举考试求取功名的科举士子队伍迅速扩大，那些
指导八股文写作的社稿社刻更受广大科举士子的欢

迎，如由吴应箕所选复社《国表四集》刚出版，“次日
杭人无不买之，坊人应手不给，即时重刻”［５］（《思旧录》），
可见当时社稿社刻是何等的畅销，社稿社刻成为坊
社书商最为赚钱的出版书籍之一，以至那些出版商
人为此“争先竞利”［１］（《四科盛业序》）。坊社老板为赚钱便
经常聘请社群评选家出面评选社稿社刻，如艾南英
就言其“过金陵诸坊仍以房选见求”［１］（《再答杨惟节书》），
崇祯三年（１６３０年）十月，南京的坊社书商更是亲自
到安 徽 芜 湖 迎 接 艾 南 英，求 其 评 选 八 股 文
集［１］（《庚午墨卷序》）。文学社群通过坊社书商出版社稿既
可以获得不菲的报酬，也可以促进社稿的畅销，达到
扩大文学影响、传播文学思想的目的，可谓一举多
得，坊社与社群之间做了一个好买卖，郭绍虞先生因
此说道：“正因为专研时艺的文社之多，所以，有些与
书铺有关的‘坊社’请了一班制义名家，主持选政，揣
摩风气，也会盛极一时。”［８］（Ｐ５２９）

二、提供场所与发表机会：社群影响文学
的媒介性

明代初年，“三杨”和李东阳等台阁诗人主要以
“兴趣”的相同结为文学团体，明成化、弘治以后，词
臣文柄旁落，文学话语权力转向民间，门户意识增
强，文学论争纷起，文人遂以“文学主张”的相同而结
为文学社群［９］（Ｐ１８～２１），社群内文学讨论也多了起来，
如谢榛在《四溟山人诗说》中就详细记载了“后七子”
在社内的一次争论：

　　予客京师时，李于鳞、王元美、徐子与、梁公
实、宗子相、吴明卿诸君招予结社赋诗，一日因
谈初唐、盛唐十二家诗集，并李、杜二家，孰可专
为楷范。或云沈、宋，或云李、杜，或云王、孟。
予曰，诸君所向不同耳，历观十四家所作，咸可
为法，当选其诸集中之最佳者录成一帙，熟读之
以夺其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
华，得此三要，则造乎浑沦，不必塑谪仙而画少
陵也。夫万物一我也，千古一心也，易驳而为
纯，云浊而归清，使李、杜诸公复起，以予为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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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诸君笑而然之［１０］（四溟山人诗话）。
由后七子这一社内交流来看，他们在诗法盛唐

的文学复古思想上较为一致。但谢榛不主张从字句
上“塑谪仙而画少陵”，他的这种观点在这次交流中
得到了后七子社成员的一致肯定。结社活动使社员
文学主张趋于一致，社群从而成为他们重要的文学
交流场所。
郭绍虞先生言：“天启以后，怡老之会社不复举

行，除纯粹诗社外，颇多专研时文之文社。”［１１］（Ｐ５６９）

以研讨时文为主要文学活动的社群是明万历以后兴

起的一种社团类型，明启、祯之际达至鼎盛，成为当
时文坛的一种新景象。备考士子为科举功名而在一
起尊师取友，社群就成为他们交流八股文法的重要
场所，可谓“好修之士以是为学问之地，驰骛之徒亦
以是为功名之门”［１２］（Ｐ１７１）。
要做好八股文，必须有深湛的经学基础。在社

群内，成员交流最多的还是与科举考试相关的经学
著作。复社后期领袖李雯《诗经制艺序》就记载了几
社成员在一起讨论经学的“热闹场景”：

　　是以几社之治《诗》者凡数十家，其尤绝者
凡六七家。天下之经艺莫盛于《诗》，《诗》莫盛
于今日之几社也。而余独以《尚书》孤立其间。
观数子之操笔合作一经一纬，托物造意，临文命
怀，艺成之后，抚叹盈堂，而予则独拍不调嗒然
若丧。当此之时，未尝不恨高堂忧危，为尔寂寂
也。夫专经之业，壮夫不道，然必有所党和乃有
所纷争，有所纷争乃有所发明。今诸子合其所
作，是非公之，各思雄长以诣巅极，可谓有先儒
之风矣［１３］（《诗经制艺序》）。
在李雯看来，学有所得乃是“有所纷争”的结果，

“有所纷争乃有所发明”，因而，治学之道还是在于社
员之间互通有无，交流各自治经的心得体会和经验。
几社诸子大多同治《诗经》，社集时能“合其所作”，一
起讨论“是非得失”，如此治学才能达到“巅极”。备
考士子没有社群这个平台，他在科举竞争中很可能
要走不少的弯路。河南雪苑社贾开宗也是这样一个
例子。他曾七次参加科举考试没有中第，曾“作长歌
云，‘自从廿载落魄馀，不信天上有魁星’，因大悟，尽
焚其素所读书，闭户揣摩十余年，驰骛于先达师说十
余年，最后而冥坐穷思与侯方域、徐作素往复辩论又
几十年，卒归于正，以纯儒称之”［１４］（《贾生传》），没有同
社侯方域、徐作素与之几十年的辩论交流，也不会学
有所成，被侯方域称为“纯儒”。
社群在平时进行科举交流活动，即使进京赶考，

也不忘结社交流科考信息。社群的这种交流平台功
能可以说随时随地无处不在。这里我们举崇祯间浙
江临海陈函辉③ 所结“寒山社”为例。崇祯七年
（１６３４年），陈函辉同寒山社社员进京考试，其诗《燕
邸十五首》序说：“寓燕无他事，止有闭户读书与同人
订交社耳。”［１５］（《燕邸十五首》）陈函辉到京师后，为备科考
专举社事，并与其它社群进行广泛交流，其诗《同龙
友走访谭友夏、章爰发、钱彦林诸兄，各出近艺相示》
即是明证。该诗是这样生动描写的：“户内牙签伴案
青，雄文各自剖精灵。静心所照惟迟月，豪气难除亦
迅霆。鵰鹗横空搏八极，蜃蛟戏彩起重溟。独怜十
轴胡琴草，几掷金声与众听。”这首诗不仅记载了陈
函辉同复社文学家谭元春、钱彦林等深入交流时文
创作技法的情况，而且把这些创作经验称为“金声”，
从中也流露出他们力争夺魁的豪情壮志。其另一首
诗《第一场后同社叶具五、周翼生、应吉生、王五生、
韩之孙谈场事，家仲孺亦至》也描述了他考完第一场
后与同社成员交流考试状况的过程。该年会试，陈
函辉中第。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文学社群为
文学家提供了相互切磋交流的平台，他们中第的可
能性才大大增强，文人士子能否中第和他们是否结
社交流有很大关系。
文学家在社内日课时文外，兼课诗歌创作，表现

出他们攻时文之余的社集雅致情怀。明崇祯七年甲
戌（１６３４年），陈函辉进京考试，“舟过齐鲁间，同社
郭彦深偶拈九青韵见赠，订以社课之外，邮筒往还，
不无可比，君时同行者十三人，而始终酬和不辍者予
与彦深两人而已”［１５］（黄光若《青未了小引》）。他在京城结社
攻文外，也经常与同社成员雅集赋诗，其中就有很多
著名的诗人，如竟陵派诗人谭元春、郑超宗、周粲甫、
万年少、张尔唯等人，陈函辉《李小有招同谭友夏、韩
雨公、郑超宗、程大来、李端木、周粲甫、万年少、张尔
唯诸同社灯楼雅集》一诗就专门记载了他们诗酒唱
和雅集情怀：“相将火树看银青，禁话时文只酒经。
移到北山规晚节，占来东开聚繁星。燕秦楚越皆同
调，憔悴支离有独醒。且喜谪仙留看月，惊人佳句带
酣听。”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暂时摆脱科
举功名，忘情诗酒宴饮的快乐之情。陈函辉还以
“年”“评”为韵脚与社友往来唱和，商榷用韵之法，其
往 来 唱 和 之 诗 亦 以 社 名 集，即 《年 评 社
集》［１５］（《年评社集》）。
晚明不仅研讨八股文的文社广为盛行，纯粹之

诗社亦异常活跃，不仅像辅国将军朱珵圻与珵埦、珵
塯、珵堛诸人日课以诗的社群大量存在［１６］（Ｐ７７９～７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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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社内文学交流方式也多种多样。其中竹西续社
仿元末月泉吟社④结社征诗、编辑出版社稿进行诗
歌交流就是一种很好的交流方式。崇祯十三年
（１６４０年），竹西续社在扬州郑元勋“影园”牡丹花开
时开展社集活动，《扬州府志》对此有详细记载：“于
涘少有诗名，与郑元勋（超宗）、郑为虹（天玉）等结竹
西续社。元勋影园开黄牡丹，远近征诗，以番禺黎遂
球诗为第一，于涘为第二。”黎遂球，字美周，广东番
禺人。数次入京赴考，途径吴越之地，与当地名士相
唱和。崇祯十三年（１６４０年），再试京闱落选后游历
扬州，正值郑元勋征“黄牡丹诗”，诗坛领袖钱谦益为
“主考官”，黎遂球所作十首牡丹诗评为第一，被人誉
为“牡丹状元”。此次社集征诗活动影响很大，黎遂
球也因此而名扬四方。郑元勋亲自为他戴花披红，
游街三日，可谓士林佳话。这种特殊的拈题远近征
诗文学交流方式，与社内成员一时的诗酒雅集、拈韵
赋诗不同，其交流的组织性和目的性增强。其后，
“黄牡丹诗”经郑超宗编辑结集出版，显然受“文社”
征集八股文方式影响，带有文社科举活动模式。除
此之外，社群中还有云间几社六子“约法三章，月有
社，社有课”［１７］（姚希孟，《周勒卣诗选目序》）诗文双修方式，甚至
社团成员之间书信来往“一月所积，或至一簏，积至
数年，都无置处”［１８］（《题交游书牍手卷后》），可见社群间往来
辩论交流非常之多。
社群成员的广泛交流往往容易导致文人文学观

念发生转变，促使其创作走向成熟。社群成为文人
创作观念转变的契机。据河南雪苑社领袖侯方域
《楼山堂遗集序》、《与任王谷论文书》两文称，其十五
岁时文学六朝，吴应箕告诉他当学韩、欧、苏三家，但
侯方域“不知其善，亦不取视也。今知之欲与之言而
吴子死久矣”［１４］（卷２，《楼山堂遗集序》。又说：“仆十五岁时
学为文，金沙蒋黄门鸣玉方为孝廉，有盛名，每见必
称佳。仆窃自喜。又得同学吴君伯裔日来逼索，尽
日且酬和数首，以此得不废，然皆从嬉游之余，纵笔
出之，以博称，誉塞诋让，间有合作，亦不过春花烂
漫，柔脆飘扬，转目便萧索可怜，近得贾君开宗，徐君
作素共相搓磨，乃觉文章有分毫进益，贾精于论，徐
老于法，二君尝言，‘此系何等事，君不惨淡经营，便
轻率命笔！’仆佩其言，不敢忘。足下当行文快意时，
每一回思之，必赏此言之不谬也。”［１４］（卷３，《与任王谷论文书》

从这两篇文章中可知，侯方域由师法六朝，追求文章
形式美，转向了师法唐宋，追求文章之神与法，由此
“文章有分毫进益”，成为清初著名的古文三大家之
一。侯方域文学成就的取得与复社吴应箕的指导和

同社吴伯裔、贾开宗、徐作素的“共相搓磨”有很大关
系。再如复社宋尚木等人受几社领袖陈子龙诗歌创
作思想的影响，陈子龙曾说宋尚木“早岁好为芳华绮
丽之辞，一变而感慨激楚，再变而和平深婉，归之于
忠爱。”又曰：“尚木为学最早，取裁亦最正。自吾论
诗，诸子多悔其少作。”［１９］（《宋尚木抱真堂诗序》）

为促进更广泛的文学交流，加强彼此之间的联
系，社群往往开展大规模的社集活动。社群成员以
文赴集，在集会上讨论交流，把社集之文刻印出版。
社群的这种社集活动既促进了文学思想的广泛交

流，又给社群文人提供了“发表作品”机会。吴应箕
《国门广业序》对国门广业社的社集刻文过程记载甚
详，可称一例：

　　自崇祯庚午秋，吾党士始合十百人为雅集。
其集也，自其素所期响者遴之，称名考实，相聚
以类，亦自然之理也。计其时为聚者三：主之者
刘伯宗、许德先、沈昆铜也，癸酉则杨龙友、方密
之，再一聚行，而莫盛于姚北若丙子之役。夫吾
党自庚午后，从聚之士，半为升用，其本末固已
见于天下矣。攻之者且四面至。物盛而忌，夫
何怪乎？于是天下方以社事为讳，而姚子独于
忧疑满腹，谗口方张之日，大聚吾徒而盟之曰：
吾党所先者道也，所急者谊也，所讲求者，异日
之风烈事功。所借以通气类者，此文艺，而假以
宣彼我之怀者，此觞聚也。今天子圣明，深以儒
效不彰，疑科举士为无用，吾党思所以仰副当宁
之意，以间执谗慝之口者，则举视此聚耳，何畏
哉？予闻其言而壮之。予因忆昌、启间正人一
时向用，吉水诸公至于都门聚讲，而邪者掊击不
遗余力。善乎福清有言，我国家三百年所少者
此一事耳。今吾党之聚，何敢自附前哲，然异己
者不少矣。姚子独毅然行之，一无所畏，固为其
难者哉。姚子乃裒诸聚者之文而刻之。其不在
此聚，而素为此聚之徒者，犹之聚者，于是并其
文而广之，颜曰国门，总之不离乎聚者也。刻
成，征序于予。予观姚子密识藻鉴，其所称道之
文，必无不佳，此无容予言也。予知姚子于文亦
直寄焉，而所以聚者，岂在是乎？故为述聚所自
始，以志一时之盛，因见姚子之独能为其难者
如此［１８］（卷１７）。
但是，晚明以研讨八股文之文社大量兴起并占

据文坛主流地位，文社“功名”的导向作用使很多经
生士子日日消磨于八股文中，诗歌创作反不受重视。
与明代中叶前后七子诗派，以及晚明公安诗派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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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期诗坛创作日显衰落。即使有谭贞默创立的以挽
救诗歌披靡为目的的鸳社⑤大力倡导诗歌创作，但
社内 “鲜知名士，故不久即烟消云 散，为 世 所
忘”［１１］（Ｐ５７０），振起诗坛的文学重任旁落。虽然几社
陈子龙、徐孚远、李雯等优秀诗人在社内相互唱和，
诗坛出现复兴景象，但由于几社诗歌流派以恢复儒
家诗教为理念，不惜蹈袭前后七子复古模拟老路，诗
歌创作表现出强为“雅致”的呆板风格。再加以几社
诗人明亡后多殉难，重振诗坛的希望化为泡影，终究
还是未能改变晚明诗歌渐趋衰落的命运。明代中叶
形成的文坛门户之争，在明代末年变本加厉，文学思
想上的“唐宋派”与“秦汉派”之争仍然继续，社群之
间由友好交流而变为一场文坛“谩骂”，这就失去了
社群论争交流的实际意义。

三、文学社群促进读者身份转变，扩大了
文学阅读群体

晚明文社联络来自各地的贤良之士，切实治学，
认真研习八股文。文人借此不仅很快成名，而且在
社群培养和推荐下很快中第，很多士子争相入社，人
数也由明代初年的十人左右达到晚明的千人之多。
如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领袖的东林社有六七百人，而
据吴应箕《复社姓氏》记载及其孙的补录，复社成员
则达到３０１３人。社集规模也更为宏大，仅就复社就
有崇祯二年（１６２９）的尹山大会、崇祯三年（１６３０）的
金陵大会和崇祯六年（１６３３）的虎丘大会三次大规模
的社集活动。由于入社人数多，社集人数广，社群文
学作品得以在民间广为流传，文学作品的读者也由
先前为数不多的几个文学家而转向了众多的科考士

子，在读者群体的身份上发生了重大变化。
社群领袖或其他成员的中第，增强了社群知名

度和影响力，有利于社稿的传播和社稿阅读群体的
扩大。崇祯三年（１６３０年），几社文人陈子龙、彭宾、
周立勋应南都试，陈、彭获隽，据杜登春《社事始末》
载，此前“几社会义尘封坊间，未能大显，至庚午榜
发，卧子燕又两先生并隽，而江右、福建、湖广三省贾
人以重资请翻刻矣”［２０］（Ｐ３）。几社成员的中第使得几
社名声大振，书商竞相刊刻他们的会试之文，社稿之
刻屡兴不衰。据姚光所编《徐孚远年谱》载，崇祯十
一年（１６３８年），徐孚远选刻《几社会义三集》，崇祯
十二年（１６３９年），选刻《几社会义四集》，崇祯十四
年（１６４１年），选刻《几社会义五集》［４］（《徐闇公先生年谱》）。

又据杜登春《社事始末》载，几社又有《六集》之刻，直
至崇祯十七年（１６４４年），“社中文义选刻仍不辍，闇
公先生亦自惊疑，故七集之刻委于徐子丽冲允贞、夏
子升略维节，诗义之选则委之王子胜时，钱子子璧、
张子处中三人”［４］（《徐闇公先生年谱》）。社群领袖与其他中
第社员作品在社内社外争相传播，如豫章社领袖艾
南英、陈际泰、章世淳、罗万藻四人以选文享誉各社，
被称为“江右四大家”，四家文在“肆中”店铺广为流
行［２１］（《题章大力稿》），张采《大士之燕草序》就称陈际泰文
集“凡缀文之士，人置一编，拟为方规，或几案间不
备，即谓不可以道古”［６］（《大士之燕草序》），阅读群体可谓
庞大。
文社科举的功利性，使得书商与文社联合选文，

出版社稿，社稿作者与作品数量相应增多。元代已
有浙西濮市濮仲温举办“聚桂文会”，“以卷赴者五百
人”［３］（Ｐ４２～４３）。而到晚明，社稿刊登社员的作品更
多，仅复社张溥所刻社稿《国表》就达十余省，七百余
人，文两千五百余篇，被陆世仪称为“从来社集未有
若是之众也”，“从来社艺亦未有如是之盛者”，“嗣后
名魁鼎甲多出其中，艺文俱斐然可观，经生家莫不尚
之，金闾书贾由之致富”［１２］（Ｐ２０４）。几社社稿则不限
于编选时文之稿，而是“兼为诗古文辞”［４］（《徐孚远年谱》），
“崇祯五年……有《几社会义初刻》、《壬申文选》、《几
社六子诗刻》，几社由六人渐广至百人”［４］（《徐孚远年谱》）。
大规模的社集活动也同样扩大了社稿作者和作品数

量，据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记载，秀水姚瀚“英年乐
于取友，尽收质库所有私钱，载酒征歌，大会复社同
人于秦淮河上，几两千人”［３］（Ｐ６６１），聚其文为社稿《国
门广业》。当时阮大铖所创《燕子笺传奇》盛行南京，
复社社集之日，南京处处停演赶赴复社集会，把戏剧
“读者”吸引到社集中来，扩大了读者群体，姚瀚《秦
淮即事》诗即盛赞此事曰：“柳岸花溪澹泞天，恣携红
袖放 灯 船。梨 园 子 弟 觇 人 意，队 队 停 歌 燕
子笺。”［３］（Ｐ６６１）

总之，社稿既刊登社员作品，又是社员阅读对
象；既以社集汇文，又以社稿慧人，从而扩大了文学
作品的传播与接受，实现了作者与读者的一体化，其
影响力甚至波及“海外”。据全祖望《徐都御使传》
载，徐孚远在台湾结海外几社，台人“争从之游”，社
稿编为《海外几社集》［４］。文学社群对文学的影响力
不可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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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　艾南英《答杨淡云书》言其安排选文人选：南昌为士云、士业，吉

安为可上，虔州以南为杨淡云。（艾南英《天佣子集》清道光重

刻本）

②　参见任道斌：《方以智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９４

页。张自烈《芑山文集》卷三《旅记·四》对此也有记载。

③　据清代翁洲老民《海东逸史》卷五《列传二》记载，陈函辉

（１５９０—１６４６），字木叔，号寒山，临海人，崇祯七年（１６３４年）进

士，授靖江知县。

④　月泉吟社对后世影响很大，《辞源》就收入了“月泉吟社”条，对

月泉吟社的征诗过程记载颇为详细：“月泉吟社，宋元后遗民所

立诗社名。浦江吴渭，字清翁，号潜斋。宋时为义乌县令。入

元后退居吴溪，立月泉吟社。延请乡里遗老方凤、谢翱、吴思齐

等主持社事。至元二十三年春，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征五、

七言律诗，次年正月得诗二千七百三十五卷，选中二百八十名，

并将前六十名的诗 汇为一卷刊行，即名《月泉吟社诗》。”不仅

如此，月泉吟社还仿科举糊名考校例品评所征诗歌，既先以别

名标记，再于其下方署其真名，进行点评（详阅吴渭所编《月泉

吟社诗》，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

⑤　沈季友《檇李诗系》（卷二十）云：“当天、启间，风雅衰落，经生有

不知四声者，贞默创立鸳社，集里中诸名士，岁时征咏，共相切

劘。”（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８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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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吴应箕．楼山堂集［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１９］　吴梅村．吴梅村全集［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
［２０］　杜登春．社事始末［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１．
［２１］　俞长城．可仪堂一百二十名家制义［Ｍ］．文盛堂、怀德堂本，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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